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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能为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冯兴吉家人向狱方要求恢复会见，遭到提篮桥监狱的拒绝。监狱教育科的倪姓警察的答复是，允许会见会对冯兴吉的思想造成干扰，并有可能使他“顽抗”到底。


关于冯兴吉被迫害一案上访到上海市政府，要求无罪释放，并予以国家赔偿。市政府信访人员的答复是“我们没有办法”。随后又说，这是法律上的事情，法律相关的应该找人大。而后家人带着申诉和要求会见相关材料又到市人大信访办，要求公平、公正审理此案，制止监狱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会见的行为。市人大的答复为：申诉材料和投诉材料要以邮寄方式传到人大，只要是在法律上能够成立的申诉或投诉材料，他们会在15日内将材料转交上海高级法院。


冯兴吉简介：


冯兴吉生于1982年，原籍甘肃白银。毕业于中南大学材料学院，2008年3月在三一重工材料研究所工作，修炼大法熔炼出敬业和务实的他，被研究所所长评价为：冯兴吉虽为大学文化，但他的实际能力相当于一个研究生培养半年后的工作能力。 


2011年6月29日，浦东“610”的陆晓骏等人，诱骗冯兴吉的直属领导通知让冯兴吉到三一重工的办公大楼对冯兴吉进行笔录，结果以写“法轮大法好”等真相标语为由，当场绑架冯兴吉。 


2011年11月30日，冯兴吉被浦东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入提篮桥监狱十监区。


自2013年8月以来，冯兴吉因为申诉而被关禁闭，叫做“申诉隔离”，监区长樊震群此后非法剥夺冯兴吉亲人的探视权。◇








一位佛教徒在大法中获新生








邹碧华





文／上海大法弟子








冯兴吉





至2015年4月，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达2亿人。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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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揭露中共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纪录片《活摘》片段在澳洲电视台SBS黄金时段热播后的第三天，2015年4月10日，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前的乔治街上举办反“活摘器官”真相展活动时，世界各国游客和当地民众踊跃签名谴责中共暴行，主动加入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积极帮助传播真相。


图：游客：这事太重要了！


琳达和男朋友菲尔从德国来悉尼旅游。看完“活摘”真相展板后，他们简直不能挪步离开，顾不上去找旅馆放下行李，他们当即急迫地决定先帮助派发真相资料，要立即制止邪恶的活摘器官暴行。派发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料后，琳达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英文不是太好，不太能表达此时的心情，但是心里很明白这事太重要了！菲尔则表示：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要和你们站在一起制止“活摘”。◇














上海恶报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夏天，当我手捧《转法轮》这本宝书时，只觉得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住了，回家后打开书时，一道耀眼的白光射了出来，我情不自禁的连叫“宝书！”“宝书！”看着、看着，我的双眼湿润了，泪水流了出来，真是相见恨晚……


流着泪，我跪倒在地上喊着师尊，我还能修大法吗？我还走过弯路呢，我还能修上去吗？——


信佛教误入黑庙


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小敬仰神佛，工作不久，渐渐走入佛教，每天早起诵经、看经文，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为善，多做好事。在人与人之间遇到矛盾，或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总是谦让或者默默的忍受。因此受到不少教友的信赖，朋友们经常推荐我组织大家到庙里做佛事、放生等。多年来一直如此，但是身体状况依旧没有一丝变化，还是病病恹恹的，许多佛教中的朋友都很关心我的身体。


从小我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工作时体重还不到八十斤，加之长年咳嗽，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一位朋友来找我，说某某地方有座庙，庙里有一位能人，治好了很多医院治不了的病，让我也去试试。起先我也不信，对方怎么说我也不去，一年半过去了，朋友见我还是老样子，病不见好转，出于好心替我买好了车票，硬是让我去看看。还举了好多例子，包括她女儿的事情也给办好了，说的真神啊！一方面出于情面，另一方面出于好奇，更重要的是心被说动了，我就和几个朋友一起乘车来到了某个小镇。山脚下有一个小庙，这时天也黑了。到了庙门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一丝害怕袭上心来。当时两腿犹有千斤，不想进庙，怎奈山野一片漆黑。加之朋友催促已无退路，只好硬着头皮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此将就一夜再说。


那一夜翻来覆去觉得漫长难过。第二天早上，朋友带我去上香，还讲了当地的规矩，我也照办。当我把香点燃捧在手里，双膝刚刚碰到地面时，刹那间整个小庙震颤不停，晃动的很厉害，好象天地都在动摇，整个人体就要倒地。这时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我不能趴下，用尽全力硬是站了起来。这时，没有害怕，只觉得奇怪。不知何故，大脑里一片空白，然后朋友拉着我去看病，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我本想即刻离开回家，可朋友硬是不让，强住了两日。


回家后的当晚，意想不到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到了半夜，迷迷糊糊听到窗口“得”的一声响，感到有一只手向我的身体伸来，瞬间，我的全身发出了一道金光，这一夜我惊恐的没有睡意，时不时怕的一身冷汗。一连几个晚上都是这样，我很害怕，知道自己碰上不好的东西了。怎么办呀？向谁请教、谁能解决？这时脑海中闪出一念：诵经、诵经。不管怎样只能诵经，我就不停的诵金刚经……


不久后的一天夜晚，我刚刚闭上眼睛看到自己一层一层往下掉，惊恐的睁开眼冷汗一身，意识到不好！这样下去我必毁无疑。我振作了精神，决定不能这样下去。话虽如此，从那以后心情很不好，时常会有(转下页)（接前页）一种害怕的感觉，身体更加不如从前，脸色极差。过了一段时间，状况有了改善，但是总觉得经常有东西在干扰我，同时冥冥之中也感到有神佛在护佑。那时我是没有了怕心，只有一念不管你是谁我都不怕，要修炼下去。我的佛事活动没有变化，我的心里总在想找到一位能真正教我的师父，但谈何容易，我也慢慢体悟到佛教中很多地方都败坏了，要想升华上去难上加难。


正当我忧心伤感，自觉修佛教的前途渺茫，我只有期盼神佛的加持护佑，让我早得真法之时，我做了一梦：梦中清楚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池塘，一池莲花尽都枯萎，池中的黑水散发出一股异味，唯独在池塘的中间，有一支雪白的莲花盛开着。


得大法喜获新生


二零零九年夏天的早晨，天气特别晴朗，艳阳高照。我正往菜市场走去，突然听到一位老人在给人讲真相，正讲到天灭中共，我的脚步不自觉的停下了，听了一会儿，我佩服老人，答了一句：“讲的好，讲的对。”这位老人马上转身向我淡淡一笑，和我谈了起来，又讲到了法轮功是正法是佛法。我听的句句入心，我们谈得很投缘。然后约好，过两天她带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给我看。


两天后，我准时到达见面地点，她也来了。这次见面格外亲热，我直接向她提出想拜读《转法轮》这本书，她高兴的答应了。最后我们又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又过了两天，她给我带来书及师尊的教功带。当我手捧《转法轮》这本宝书时，只觉得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住了，回家后打开书时，一道耀眼的白光射了出来，我好激动呀，情不自禁连叫“宝书！”“宝书！”


紧接着就如饥似渴的学了起来，看着、看着，我的双眼湿润了，泪水流了出来。以前心中的好多疑问，在书中都得到了解答。师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理呀！人世间还有这样一部法……


流着泪的我跪倒在地上喊着师尊，请求师尊让我修大法吧！当晚我刚闭上眼，慈悲的师尊就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五脏六腑全是金光闪闪的，一股热流通向全身。


从那天起，我真正走上一条正法修炼的道路。又过了几天，梦见自己在天上和大地之间飞呀、飞呀、飞，一边唱着大法好呀，大法好呀。不知不觉中，身体的病都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身轻。我把佛教的经书，及其它书全部整理打包送到庙里。每天我沉浸在大法的佛光之中，学法、炼功。◇











悉尼市政厅前　民众反对活摘器官








提篮桥监狱拒绝家属会见法轮功学员冯兴吉




















樊震群，生于1971年，江苏人，上海提篮桥监狱十监区监区长，此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无恶不作。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手段残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兴吉的主要操作者及直接责任人。樊震群于2015年2月26日夜突发心肌梗塞住院。


邹碧华，男，1967年1月出生，江西省奉新人，2008年7月任上海市长宁区   


法院院长，2012年10月任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因积极追随江泽民利益  


集团迫害法轮功，非法审判多名法轮功学员，致使一级警督赵斌被诬判五年，入狱    


46天被迫害致死；何冰刚等被迫害致残。善恶有报是天理。2014年12月10日下午   


一点五十分，邹碧华在赶往徐汇区法院途中突发心脏病死亡，成为中共的替死鬼。




















